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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张力

王文兵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不断认识和把握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把理想与现实有机结合起来的基本

方式就是把握和建构两者之间的合理张力，其根本旨趣是确立两者上达下贯之道，避免陷入极端化的思维方式

和行动方式，形成一种富有活力的思维方式、解释系统和实践方式，获得理想与现实的双重推动，更好地反思历

史，把握现实，展望未来，不断探索从现实通向理想的正确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而言，最重要的问

题就是把握和建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是一

种历史性建构，需要根据时代和国情的重大变化不断地建构、维护和调整，并因此具有不同的时代内容、思想重

心和理论形式。只有把握住这一内在张力，我们才能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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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认识和把握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是人类生
活的永恒主题。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既出现过
现实关怀淹没理想追求的历史场景，那是以感官享
受和功利追求为舞台的争夺之战，足以使社会滋生
攀比奢靡之风和虚无之感；也出现过理想追求淹没
现实关怀的历史场景，那仿佛是以精神狂热和禁欲
主义为主调的朝圣之旅，足以使社会陷入偶像崇
拜，乃至走火入魔。在中外历史上，人们已为理想
与现实的冲突和脱节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总结
以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人日益深刻地
认识到把理想与现实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意义。
把理想与现实有机结合起来的基本方式就是把握

和建构两者之间的合理张力，使之良性互动和双向
转化，不断开辟从现实通向理想的正确道路。对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
握和建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

理张力，不断开辟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
的正确道路。实际上，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
业不断跳动的内在脉搏。要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内在张力，我们既需要从一般
意义上不断思考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更需要在

全面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和把握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建构之道及其思想脉络。只有把
握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张力，我们才能深刻
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

其关系。

一、建构理想与现实之
合理张力的基本要求

　　自从动物界提升出来以后，人就不可能再局限
于按其本能来行动，理想追求就成为实践的构成要
素并具有指导性和规范性。因此，理想与现实的关
系问题不仅是一个思想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正是由于人类生活的这种双重特性不断推动人类

社会向前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
悖谬。如何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理想追求与现
实要求协调起来并使之能够良性互动与双向转化，
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大问题。无论是社
会生活还是个人生活，人们都需要理想追求和现实
关怀，都需要认识和把握好理想与现实及其关系。
缺乏现实关怀，势必使人失去立足之地；缺乏理想
追求，势必使人失去人生意义；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处置不当，势必使人进退失据。人们既深受不明理
想之苦，也深受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多种理想相互冲
突之苦；因为在深受理想激励的同时，人们也不时
为之所累。人们既深受脱离现实之苦，也深受迁就
现实和现实冲突之苦；在现实给予人们坚实基础的
同时，也严重束缚人们的手脚和心思。没有理想，
人们将难以承受人生之轻；陷入理想狂热，人们将
难以背负人生之重。偏执于理想追求，会使人们不
满、浮躁；安于现状，则会使人们麻木萎靡，不求进
取。而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则如同“驷马分尸”
般撕裂着人们的身心，深受怀疑、失望和狂热的折
磨。在总结以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对狂热的理
想主义、颓唐的虚无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深刻
反思中，人们逐渐意识到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各自
的片面性，获得了将理想与现实合理地结合起来的
愿望、经验、能力和勇气，要求把握和构建两者的合
理张力，力图使其思想、事业和生活获得理想与现
实的双重支撑。
理想追求本来是一种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

美好的动机、目的、愿望和图景，但人们却常常遭受
因理想追求不当而导致的苦难。历史反复说明，对
理想世界的追求一旦脱离现实要求和现实条件，一
旦脱离深思熟虑的考量权衡而被狂热情感所左右，
加上其他因素的推波助澜，到头来获得的可能是悲
惨的结果。马克思总结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
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
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
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１］“工人
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
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

因素。”［２］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
遭受过理想追求不当而导致的苦难就放弃理想追

求。问题不是我们是否需要理想，而是如何正确确
立、对待、管理和实现我们的理想追求，如何培养、
维系、提升和扩展我们的现实关怀和理性精神并与
我们的理想追求相协调，避免陷入盲目和狂热的境
地，不断开辟通向理想的正确道路。
要将人们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关怀、精神需要与

物质需要等相互冲突的对立因素完美地结合起来，
使两者良性互动和双向转化，充分发挥各自的独特
作用并由此得以良性互动，不是一种容易把握和筹
划的事情。依照两者择一、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人情世俗常常使人们容
易陷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古今中外的
许多思想家也曾感叹，把握事物之中道的艰难。人

们想问题，办事情，很难恰如其分，适可而止，不是
不足，就是过头。时时处处让人们都做到左右逢
源、两头兼顾、通权达变，这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状
态和境界。但这种两头兼顾、“叩其两端而问”的态
度、要求和思维方式则可以使我们努力避免或随时
纠正极端性和片面性。正如列宁所说：“要真正地
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
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
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
误和防止僵化。”［３］把握和建构理想与现实之合理
张力的目的就是要兼顾理想与现实，正确认识和处
理两者的关系，防止偏于一面的极端化思维方式和
行动方式，努力实现理想与现实的良性互动及其双
向转化，使理想得以不断夯实其现实基础，使现实
得以不断提升其理想追求，避免陷入割裂理想与现
实辩证关系的极端倾向。
建构理想与现实之合理张力就是要确立两者

上达下贯之道。理想要下得去，要有下贯之门，才
能获得其立足地和现实感；现实要上得来，要有上
达之道，才能获得其意义感和方向感；上下贯通而
又保持各自的界限、地位、优势和功能，才能实现理
想与现实的良性互动和双向运动。只有确立理想
与现实的双重认同，一个社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既井然有序又生动活泼，人们才能过上一种既脚踏
实地又富有意义的生活，既不粗俗冷漠，又不急躁
狂热。为此，我们必须把握以下几个要点：首先，我
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守护和培育自己的理想追求，避
免失去理想追求而陷入迷茫境地，在受理想照耀的
同时也要防止被理想之火灼伤。其次，我们必须冷
静仔细地洞察和把握现实情况，站稳立足之地，既
能够直面现实又不为之所限。最后，我们必须审慎
地衡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合理地调节和运用
理想追求和现实要求之间的矛盾，探寻两者上达下
贯之道，时刻注意防止现实与理想的混淆或僭越，
低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以为实现理想指日可
待。有学者说：“理想之可以下贯到现实是一回事，
理想之与现实有一定的差距又是另一回事。两方
面必须互相平衡：一方面当下即是，无所亏欠；另一
方面永远不足，努力不懈。这样理想与现实之间才
能形成一种健康的互动关系，而君子以自强不息。
对于事物必须同时采取彻底理想主义以及彻底现

实主义的观点，才不会流于一偏，产生不良的后
果。”［４］建构理想与现实之合理张力，形成、维护、调
整和强化理想与现实的良性互动和双向转化，需要
我们不断探索此上达下贯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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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合理张力是指这样一种运行状态和

弹性空间，即理想与现实之间能够不断相互促动、
相互交流、相互制衡、相互调整、相互转化、相互充
实、相互提升，从而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和矛盾转
化为两者相互转化的动力，使现实逐步拓展和提升
其理想追求，使理想逐步充实其现实内容。有学者
说：“实践目的的确定固然基于人的需要、能力及其
与对象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一种极富伸缩性的可
能的空间，在这个空间范围内，目的越是远大，越是
能够与实践的起点之间形成张力，就越是能够激励
实践者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使实
践获得成功。”［５］把握和建构理想与现实之合理张
力的能力来自于我们对于理想与现实及其相互关

系的理解，来自于我们对于理想与现实及其相互关
系的历史性变化的理解，来自于对它们互为中介的
矛盾转化的理解。把握和建构理想与现实之合理
张力旨在避免陷入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
形成一种富有动力和活力的思维方式、解释系统、
行动纲领和实践方式，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重构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和筹划理想与现
实得以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从而使我们的思想、
事业和生活获得理想与现实的双重支持，既具有坚
实基础又满含深刻意义，避免陷入丧失理想追求的
无意义生活或失却现实关怀的盲目狂热，不断探索
从现实通向理想的正确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构之道

在认识和解决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

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主要代表
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期艰辛探索，既取得
了重大成就，也遭受了严重曲折，留下了丰富的历
史经验。他们建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
之合理张力的精神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共
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上达下贯之道，
其核心内容是适时确立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奋

斗目标，作为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一
个历史阶梯，不断开辟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
理想的正确道路。
从其思想路径而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实践探索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认识、
建构、维护、调整和重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
现实之合理张力的历史过程。如何将共产主义理
想这一诞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远社会

理想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如何以之为目标远景、

精神动力和思想旗帜来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如何将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要求和中国社会

发展的现实要求结合起来？如何探索和筹划中国

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建构共

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的一个重

要目的就是为了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既存在着急切实现
共产主义理想的“空想论”及其急躁倾向，也存在着
共产主义理想的“渺茫论”及其失望情绪。因此，建
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的另

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纠正和克服上述两种极端

的思想倾向和心理状态及其各种延伸物，确立一种
将理想追求和现实要求有机结合使之相互制约、相
互促动的思维方式、精神心理状态和行动方式，即
一种既具有原则的坚定性又具有策略的灵活性的

思维方式、精神心理状态和行动方式，从而使我们
既能够保持远大的理想追求，高瞻远瞩，又能够立
足现实，脚踏实地，不断推进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
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

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上达下贯。
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上达

下贯，必须不断探索、把握、确立和调整两者良性互
动的性质、目标、步骤和方式。中国共产党人在追
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过程中，曾数次出现急躁冒
进的倾向，企图早日实现理想。这种心理可以理
解，但其导致的结果往往是欲速则不达，事与愿违，
适得其反。把握理想与现实之合理张力的重要目
的就是反对把那些将来才可能做到的事情放在现

在来做，反对那种一步到位的简单想法和急于求成
的急躁心理，反对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方法来实现
预期目的，反对那种千篇一律的“一刀切”做法，正
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目标与长远目标、目的与手段之
间的紧张关系。前进的道路不是笔直平坦的，目的
与方法之间并不总是直接呼应、一望可知的，有时
是相互背离、充满冲突的，因而需要采取迂回的路
线，经历一系列中间环节。正如毛泽东所说：“要实
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
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
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
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社
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
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
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
就灵活了。”［６］５０３毛泽东常常强调的原则的坚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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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实质上就是把握和建构理
想与现实之合理张力的基本原则。贯彻这一基本
原则，必须注意“既不能以灵活性损害原则性、又不
能以原则性束缚灵活性。”［７］１０７只有这样，才能为理
想与现实的良性互动和双向转化提供足够的历史

时间和思考空间，形成使两者得以上达下贯的思维
方式、实践方式和社会结构。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不断探索共产主义理想落

实到中国社会历史、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社会实践
的途径和方法。概括地讲，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下
贯之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共产主
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关系的历史化、过程化，
即把共产主义理想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
阐明中国社会现实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条件

以及走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必然性，将之确立为
中国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和未来前景，也就是将共
产主义理想置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远方”而实
现其内在化。第二，通过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
现实之关系的层次化、目标化，即通过确立一系列
阶段性奋斗目标并阐明其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关系，
将共产主义理想置于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上方”，
实现从理想到现实的下贯。第三，通过共产主义理
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关系的结构化、制度化，即把
共产主义理想置于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中，将
之作为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构成要素，也就是将共
产主义理想置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中间”，通过
结构化、制度化而将共产主义理想“嵌入”中国社会
现实生活。通过上述步骤，中国共产党人把共产主
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及其巨大的历

史性距离转化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
展的动力机制，即维护和促使理想与现实实现良性
互动、双向转化的张力结构，以此不断纠正和克服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

历史过程中不断滋生的“渺茫论”及其失望情绪和
“空想论”及其急躁情绪。
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下贯之道的探索，同时也

是对现实上达之道的探索，这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
方面，而非两个相互分离、相互对立的思维过程和
实践过程。从理想看现实，则是现实的上达之道；
从现实看理想，则是理想的下贯之道。如果说，理
想的下贯之道重在充实理想的现实内容，那么，现
实的上达之道则重在提升现实的理想含量。现实
的上达之道之最重要的内容是将共产主义理想作

为一种未来远景、精神动力、思想原则、价值尺度，
指导、推动、规约、评判和提升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

过程。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国社会现实
的上达之道主要包括两个历史阶段：一是以革命为
核心的解放过程，通过推翻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改变了中国社会现实的沉沦局面，改变了共
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对抗性关系，奠定了
当代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

础；二是以建设为核心的发展过程，通过社会主义
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
和人民生活普遍改善，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巨大成就，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
础，缩短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历史性距离，推进了
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进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脉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共产

党人根据时代主题和中国社会现实的历史性变化

而不断理解和建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

之合理张力的探索过程，就是不断探索和推进中国
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进程。以认识
和解决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

为主线，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变化的基本轨
迹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脉络。大体而言，迄
今为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主题经历了三次
重心转移。第一次，是从社会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
重心转移；第二次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重
心转移；第三次是从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重心转移。每一次重心转移都经历了一个艰难
曲折的探索过程。这三次重心转移集中反映了中
国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

合理张力的历史性建构。
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人就把实现共产主义理

想确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现
实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中国共产党
人很快认识到，中国社会不可能直接搞社会主义革
命，只能继续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对于资
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

以及对中国革命国内外形势的不同判断，以陈独秀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二次革命论”，主张
中国社会先搞资产阶级革命，建设资本主义社会，
然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瞿秋白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阐述了“一次革命论”，主张中国革命
应当是从资产阶级革命急转直下而行向社会主义

革命。历史证明，这两种革命理论都未能指导中国
革命取得胜利。正是针对“二次革命论”的等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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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观望情绪和“一次革命论”的空想论及其急躁
情绪，毛泽东后来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
理论，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有机地结合
起来，阐明了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
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通向社会主义理想

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依然坚持新民主主义

理论，同样注意纠正和克服那些超越中国社会现阶
段的现实要求而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空想倾

向及其急躁情绪。１９５２年９月毛泽东在致黄炎培
的信中说：“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
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
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
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
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
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当作一个阶级，
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
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８］５３３此
时毛泽东仍然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时期，
中国社会现实不能把社会主义理想作为直接的行

动纲领，对于资产阶级，更不能要求他们普遍接受
社会主义。一些先进分子当然可以也应该树立共
产主义理想，但不能将共产主义理想转变为大规模
的群众性实践。对此，毛泽东冷静而果断地说：“在
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
［８］５３４可以说，此时毛泽东非常审慎地把握住了
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界限和政策界限，注
意纠正和克服那种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切实

际的想法和急躁情绪，既维护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
想追求，又保持了直面现实的求实态度，把握和维
护了中国社会现实与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合理

张力。
在筹划社会主义改造方案时，毛泽东仍然注意

把握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

力，在理想追求与现实状况之间反复掂量，试图将
人们渴望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中国社

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协调起来，因而他最初在估计中
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所需的时间时，留下了很大的
回旋余地，以期稳步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１９５３
年９月７日，毛泽东说：“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
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
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
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
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
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６］３２６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

改造的实际情况大大超出了毛泽东原初的构想和

筹划，仅用３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
的社会变革，同时不免带来了工作太粗、步子太急
等问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的巨大影响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领导全国人民怀着对共产主义理想和迅速改变

中国社会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试图在较短的时间
内把中国社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并准备向共

产主义社会过渡，为此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
社”等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在斯大林、毛泽东、
赫鲁晓夫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向共产主
义过渡是当前必须解决至少必须和可能立即准备

解决的任务。”［９］６９３－６９４由于没有从中国国情出发，
违背了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理
想、共产主义理想的教条化、简单化理解，割裂了共
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深刻总结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深刻认识和
把握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及其相互关系，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依据，重新建构了共产
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１９９０
年，胡乔木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
义的新认识评论道：“这里主要是关于共产主义的
目标由近变远，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后来被列
宁称为社会主义）不仅由短变长，认识到社会主义
时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其成熟阶段现在还不
能预见，而且由高变低，即由不承认商品经济到只
在狭小范围内承认商品经济（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
体所有制之间的交换，而集体所有制是按照某种经
典人为地造成的），到承认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是有
计划的商品经济。”［９］６９３这里，胡乔木用“由近变
远”、“由短变长”、“由高变低”三个“转变”形象地说
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共产主义理想

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的重新建构。同毛泽
东思想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功之
道就在于正确把握和建构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

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从而能够“把践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统一起来，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
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
施。”［７］１１只有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的这一内在张力，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其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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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时代意义。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充分

说明，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不
是一种先验结构，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一
种历史性建构，需要根据中国社会现实和时代特征
的重大变化，不断地建构、维护和调整，并因此具有
不同的时代内容、思想重心和理论形式。它只有在
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

探索中，才能获得其明确的概念规定和理论内容。
随着世界历史时代的巨大变迁、中国社会现实和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
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具有不同的
性质、内容、重心和特点。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根据
中国社会现实和时代特征的重大变化不断建构、维
护和调整这一张力关系，并形成自身的理论表达，
才能阐明和推进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

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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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怀明，男，1968年7月生，河南平舆 

人。文学博士、博士后。现任南京大学文 

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 

2011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兼任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 

古代小说网创办人及主持人。主要研究方 

向为中国古代通俗文学、近现代学术史， 

出版《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二十 

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二十世纪中国 

小说文献学述略》、《风起红楼》、《吴 

梅评传》等学术专著多种，发表学术论文 

及随笔数百篇。目前正从事说唱文学方面 

的研究。 

王文兵，1966年3月生，男，河北怀安 

人，哲学博士，现为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 

研究中心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 

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教学 

与研究工作，出版和参编《文化自觉与社 

会秩序变革》等学术专著多种，发表《毛 

泽东群众路线的内在张力》、《公共领域 

的基本内涵与人生意义》等学术论文60余 

篇，多次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教育部项目。 


